
冬的手尚没有松开，土地已
经开始松动。门前的柳树发出了
新芽，一种湿气在心头浮动，热
乎乎的快感瞬间降临，莫非时令
在自己的操控中找到了出口，春
似乎匆匆而来。

最 早 来 的 是 山 底 飘 香 的 杏
花，可谓“玉人半醉晕丰肌，何待
武陵花下迷”。在山底村，不由得
记起唐朝一位叫吴融的诗人的
诗 句，“ 春 物 竞 相 妒，杏 花 应 最
娇”。山底杏花，如蝶而舞，粉白
一片天空，醉了花下的生命。也
是这个时节，我和朋友马可非去
了九嵕山下的山底村，去时带着
无人机进行了航拍。而航拍的时
候，透过可视窗，我看到千树竞
舞，杏花如雪，在黄土沟道演绎
着春的律动和春的步伐。无论屋
前屋后、山下山上，杏树以顽强
的生命释放着对这个季节最深
的爱。那瓣瓣杏花，包裹着一丝

绯红，在无意间打开了她思春望
春的心，春在她的原生状态中找
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而站在杏
树下的我和可非，都发出了天气
灵秀、人工难及的感叹。同时，在
杏花的馨香中闻到了春的另一
种味道，那就是在意不在意，她
都在。想看不想看，她都要洒脱
地怒放。

第二天清晨醒来，忽然听到
“雨打梨花深闭门，忘了青春，误
了青春”的诗句，知道梨花在自己
的日子开始灵动了。这使我想到
了辛弃疾“梦回人远许多愁，只在
梨花风雨处”的伤愁。也想到了岑
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
梨花开”的欢畅和喜悦。春天，在
李白“梨花千树雪，杨叶万条烟”
的动感中，和我们并肩行走。马
可非是一个很有艺术灵性的人，
他穿行在梨花树下，寻找梨花开
与谢发出的生命气息，感受和品
味春色如风、匆匆即逝的春之幻
境，体会活着与死去同样烂漫的
过 程。于 我，却 在 品 味 春 雨梨花
飞落时人生迅忽、了知耕耘的期
望，渴望“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声”的人生之曲婉转在月夜黎明，
使春在孕育和嬗变中给予生命更
多的活力。

在春天，杏花摇落着春的铃
铛，梨花飘洒着自己的意趣，桃花
粉红着人面和诗意，油菜花以金
色装点着岁月的锦缎。大地上的
各色野花睁开了天地的眼睛，就
是苹果花、梨花也以自己独有的
魅力昭示着春的兴旺和繁荣。

品味春天，自然想到一些先

贤大师的诗句。曾经到过中国的
印度诗人泰戈尔，在他的《飞鸟
集》里写过一首《春天的梦》，最
后发出了“我呀回到你的怀中”
的感叹，可见，对春是何等渴望。
英国诗人雪莱最有名的一句诗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洋
溢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虽然
不是写春，对春的渴望又何尝不
在他的文字里滚动。德国诗人歌
德喜欢爱情、喜欢春天，把春与
爱糅合在一起，给春无限张力。
他在《整年的春天》里写道 ：“一
切草木都欣欣向荣，总之，春天
在积极活动。”而我国现代文学
名家朱自清在他的《匆匆》中发
出“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
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这是
春的另一番品读。现代文学大师
鲁迅写过《又是一年春草绿》，文
中对于春与生命、春与爱情、春
与存在、春与万物等都有自己独
具个性的品读和解释，使春的意
象更为丰满。

春是天地的精灵，是先贤大
师笔下的慧眼。对于我们，看着冰
河解冻，大地万物并生，只有春色
弥漫的风景；而蕴含在春的背后，
花的影下的一切，我们是迷蒙的。
有时也想弄明白、看清楚，但天地
玄幻、万物繁茂，外在的一切遮住
了我们的俗眼，我们只能在春的
怀抱中感同身受。

马 可 非 说，春 已 揉 碎，秋 就
熟了。我笑了，拥有春色，四野芳
香。马可非也笑了，赏春不如品
春。我 一 想，是 啊，赏 观 其 外，品
在其中。个人命运遭际不同，赏

与品滋味不一啊。
带着这种心境，我们走在春

色中。我忽然发现，自己也是一棵
逢春发芽的树，在大地深处扎根，
长在任何一处黄土地上，都有自
己独有的个性和色彩。春赋予万
物无限能量，给了天地一新的气
象。生命就在这种状态中发出自
己的声音，是花就要芬芳飘香，是
草就要绿了原野荒滩，是窗户就
要接纳曙光黎明，是大路就要笔
直永远。那么，我们的心呢？我们
的眼睛呢？我们的手足呢？该透
亮就要灯火长明，该远望就要高
瞻远瞩，该抓住的就不要松手，该
超越的就要大步向前。

品读春天，何尝不是在品读
自己。

抛弃陈腐和守旧，迎接崭新
和新潮。把春天传递给我们的韵
味体会到，把春天种在我们心中
的希望都放飞。给自己一段金色
的岁月，给人生华彩和美丽。这
才是春的意味、春的昭示。

马 可 非 似 乎 也 意 识 到 了 这
一 点，他 沉 默 在 春 色 醉 人 的 田
野，远望而思，如树抖擞。

 
董信义: 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陕西省作协纪实文学委员会
副主任，人民银行西安作协主
席，咸阳散文学会会长，咸阳市
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现代学院
名誉教授，咸阳师范学院客座教
授。出版长篇小说《裂焰——村官
的 2015》 《落凤山》、散文集《触
摸灵魂的瞬间》、诗集《回流》等
10 部。  

打翻了调色板
我是一片鹅黄
随着山风轻舞
在绿浪里回旋跌宕
 
融化了棉花云
蓝天洗过的山梁
我是一枝白鹃
洒落出珍珠宝箱
漫山遍野盛满皎洁光芒
 
山离天很近
顶峰藏着月光 
我是一粒尘埃
在残旧的古刹落定
被檐角的神兽
吞没了一千年时光
而堂外的瓦当
禁锢了
尘世的遐想
 

一直就这么执着地挺着胸膛
昂首在北方
你张扬的脉管里律动着秦人的粗犷
用雄性的椎体挺起民族的脊梁

一直就这么朴实地屹立在
神州的版图中央
你宽广的肩膀
总在担负着一个民族的梦想
一肩 挑起黄河
一肩 挑起长江

而你的儿女们
则散居在你的周围
一半 叫作北方
一半 叫作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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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过麦田的目光
■ 李逸文

把我的希望和梦想
凝聚成一束锐利的光
掠过军阵似的麦芒
像飞过硝烟弥漫的战场
我并不想对着生命开枪
我不是铁石心肠
这是一片粮仓
只需要放哨站岗
 
我只是守望
只让目光在麦田里游荡
也不惜让已经闻到的香
沉醉肺活量
 
太阳的光芒
拍打我的肩膀
风好像不离不弃的乡党
轻轻地抚慰我的胸膛
而我挺直着脊梁
就像刚刚打了一场胜仗
 
不需要太多的想象
是我自觉走入了这个战场
已经找到了主攻的方向
甚至 我没有多想
我知道战斗不会太长
眼前已胜利在望
 
掠过麦田的目光
仿佛把我的形象
当作胜利者的模样
赞歌 我要唱
而庆贺的酒啊
也要喝得淋漓酣畅

叶鸟之歌
■ 赶阔

叶为鸟
鸟就可以唱了
唱出树的情窦
唱出根的花朵
它那埋在土中的浪漫
终于被阳光听到
 
鸟为叶
鸟就可以安睡了
为今天的劳碌打个盹儿
为明天的奔波攒股劲儿
鸟与树相依为命
 
地为人
人为地
地球是人的树
做一片小叶
静住枝丫的安详

西秦 诗 苑

心中的秦岭
■ 王商君

蜂泉山的遐想
■ 王晨阳

耕 堂 晚 年，足 不 出 户，闭 门
读书，写出了不少的读书笔记，十
分精彩。读书笔记，古已有之，比
较厚重扎实的是清代经学家顾炎
武的《日知录》，涉及经史子集和
山河地理乃至风土人情，一字一
句，究其根源，文字有长有短，篇
篇皆有出处，令人读一则就有一
则收获 ；文字学家王念孙的《读
书杂志》，学问功夫当与顾炎武
比 肩。至 于 当 代，钱 钟 书 先 生 的

《管锥编》，中西文化互证，自然不
凡——无论 是 顾 炎 武 还 是 王 念
孙、钱钟书先生，大抵秉承朴学
传统，离不开考证考据，一字一
句，皆有来历，所成文章，论述精
当，知识荟萃，“浓得化不开”，没
有多少年苦读，不能明其究竟。
而 耕 堂 呢？ 读 书 笔 记 没 有 沿 着
这条道路行走，而是借着读书来
写人，并不深究学问，以读书为
引端，回忆心灵里不能磨灭的人
和事——耕堂的《忆梅读〈易〉》就
是这样的篇什。

这种读书笔记，读来很是轻
灵，对于读书，几笔带过，重点是

在 叙 事 写 人 方 面。他 读《 易 》，取
其《易》的“易”，易者，变化之意。
易所言的变化，大到天地，小到万
事万物，不居于常，“苟日新，日日
新”，这是世间万事万物的运动规
律——而耕堂取“易”，是隐喻其
情感变化，在《忆梅读〈易〉》这篇
文章中，耕堂先由回忆当年在“牛
棚”岁月里遇见“旧同事”，而这

“旧同事”对他不错，“比较宽厚”，
有一次，耕堂对这位“旧同事”说，
想写一篇小说，首句是“梅，对我
是无缘的”——这位“旧同事”不
以为然，认为“这样开头的小说
太 多 了，有 什 么 新 意！”而 那 时
候，还真不是静下心来写小说的
时候，“脑子里想的是生死大事，
家破人亡的问题”——在特殊年
代，忽然有这样“带着浪漫意思”，
显然不合时宜。到了上世纪 80 年
代初期，耕堂写了《病期琐事——
太湖》，写到他曾经在一九五八
年，在大箕山养病时，三次去无锡
的梅园访梅，都没有看见梅，只看
见了“满园落泪一样的梅花”，所
以，才有了上边这句话“梅，对我
是无缘的”——文章到这里才进
入 正 题，却 笔 锋 一 转，由 梅 说 到
人 ：“事实是，梅对我是有缘的，
是我负了心。”

梅 是 他 的 学 生，“ 就 在 她 答
应和我缔结同心之时”，“也只是
在延河边上，共同散步十分钟”而
已，“临别时，连她的手也没有握
一下”……后来，在晋察冀，偶尔
见过面，“都不好意思再说话”，进
了城，梅的爱人有朋友和耕堂比
邻而居，遇见了几次，其中一次，
在征得老伴的同意之后，会见过
梅，“她丝毫没有表示怨恨”，耕堂
就想，“也可能是因为我的变化，
才促成她目前的幸福生活”。耕堂

的妻子去世后，梅曾经“托人把她
的已经失去丈夫的妹妹介绍”给
他，耕堂没有应允。直到梅的爱人
也去世了，梅派她的弟弟“通知了
这一不幸”，她弟弟试探说 ：“如
果再找老伴，最好找一个过去有
过一段感情的人”，耕堂拒绝了，
说“爱情与青春同在，尚且有时靠
不住，老了，什么也谈不上了”。
行文至此，耕堂引用了太史公的
一段话，“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
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
注意焉？”又引“《易》曰 ：乐则行
之，忧则违之”，结束了回忆与梅
的感情纠葛与往事。文章的最后，
议论道 ：“后面两句话，是《易经》
原文，也能懂得，但做起来就难
了。实际是常常反其道而为之。因
为这是现实，有时不容你选择。有
时你会自愿这样去做，等到醒悟
过来，人已经老了，或者要死了”，
戛然而结。

耕堂的文章，向来言简意重，
寥寥数笔，人物便活灵活现，又善
于剪裁，挑选最能感动人的几个
生活细节来记叙人物，不大浓墨
重彩，不把文章做足，只是淡淡若
流云若微风，留下很大的艺术空
白——鲁迅先生很是赞成用白描
的艺术手法来写人物，在耕堂这
里，甚是得白描艺术手法的真谛。
有句俗语，“文似看山不喜平”，还
真是这样。耕堂很会写文章，深得
文章三昧。这篇读书笔记，实际上
应该是一篇精彩的叙事散文，一
波三折、起起伏伏、远旋低回，但
是不觉其枝蔓也不觉其入题不能
开门见山——开门见山，固然有
其好处，直截了当，昆仑秦岭易于
分辨。然而，此类文章不若如此写
法，古人称之为“烘云托月”，先将
云儿“烘”起来，再慢慢接近主题，

“月”便分外明亮。当然，这两种写
法，各有千秋，不能一概而论，关
键是看要表达何种意蕴，曲折之
情还是后法为妙。

说 到 梅，正 如 耕 堂 所 云，北
方很少见到，早春时分，惯常看见
的倒是杏花，他以为“杏花开放，
是北方田野最美丽的点缀。一片
火红，灿烂夺目”——然而，杏花
毕竟不是梅，梅是梅的风姿，梅是
梅的丰韵——在我的印象里，少
年时代，几乎没有见过梅，中年以
后，才见到了梅，是在秦岭的深山
里，一座山谷，开遍了梅，就像从
冷硬的枝梢上渗出来的鲜血，一
滴一滴，灿开，芳香氤氲了整个的
山脉……

耕 堂 云，“ 梅，对 我 是 无 缘
的”，这句话，是这篇读书笔记或
者散文的内在的主旋律，伤感而
低回，“无缘”便是“有缘”，世事如

“易”，“醒悟过来”，才有了这等文
字，除过耕堂，谁还能够再写得出
来呢？梅也应该知足了——太史
公说孔子晚年喜欢读《易》，人，经
历了漫长的历史，才能体会《易》
的道理，所以，“韦编三绝”，追忆
也是十分美好的，美国著名汉学
家宇文所安从这个角度研究我国
古典文学，翻出一个崭新的世界，
能不美好么？

柏峰: 陕西蒲城人, 正高级
教师，特级教师。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陕
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著
有文艺理论与批评专著《二十世
纪中国散文》 《论中国散文精神》
及散文集《柔软的心灵》 《星垂平
野阔》 《空山新雨后》等 20 余部著
作。曾获第四届、第六届冰心散文
奖，第三届柳青文学奖散文奖等。

关中平原城市群
          实力作家联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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